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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

隋云鹏∗ 　①

【摘　 要】 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 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创造新的天人关系，
引领文化全球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必须在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融合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的优秀方面， 世界各

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也要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创造的社

会主义工业文明是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的工业文

明， 是赋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工业文明。 天

人关系即天文与人文的关系， 必须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 天文与人

文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核心，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工业文明的核心。 创

造新的天人关系， 必须赋予科学深厚的人文精神， 赋予人民新的文化

生命。
【关键词】 中华文化； 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文化全球化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 当今时代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方位。 自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以来， 世界开始进入全面全球化时代， 并大体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态势，
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加速， 现代化程度进一步提升。 在全球化、 工业化、
现代化的强劲驱动下， 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 交锋与交融日益繁荣活跃， 文化艺

术、 思想道德、 意识形态趋同化与碎片化两极趋势并存， 文化全球化日益向纵深发

展。 从中华文化发展规律来看， 中华文化仍然处于第三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全面解体和没落， 新的文化形态尚未完全形成。 中华文化的当代

使命是创造新的文化形态， 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促进人

的自由全面发展， 创造新的天人关系， 引领文化全球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① 隋云鹏，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 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是中华文化、 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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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创造新的文化形态， 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清末民初， 以鸦片战争为标志， 中华传统文化进入第三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 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 几千年来稳居世界巅峰的农业文明开始没落。
时至今日， 中华文化仍然处在大变局中， 传统文化的根基已经全面解体， “这样一

来， 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 （在这种制度下， 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

品）， 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① 新

的文化形态尚未完全形成， 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思主义三种文化传统

（以下简称中、 西、 马）、 文化资源、 文化发展对立互动， 构成当前文化发展的基本

格局。 这一基本格局由来已久， “在 ‘五四’ 以来的百年中国思想史中， 一个最基

本的现实就是中、 西、 马三种思想文化资源并存， 自由主义西化派、 文化保守派和

中国马克思主义派各拥有自己的资源优势， 三大思潮形成了鼎足之势。 它们之间既

互相对立、 互相竞争、 互相论战， 又互相渗透、 互相吸摄、 互相补充， 有时针锋相

对、 势同水火， 有时也有局部的一致、 联盟的关系。 这就是所谓 ‘三大思潮对立互

动’”。② 创造新的文化形态， 必须彻底解决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思主义

的关系问题。 只有彻底解决中、 西、 马的关系问题， 才能为创造中华文化新形态扫

除障碍， 推动形成真正统一的文化形态， 从而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 深刻影响、
引领带动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一百多年来， 在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互动中， 对立远

大于互动。 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国际国内反动势力的强大，
中国革命进行得异常残酷， 中、 西、 马三者间的敌视、 隔阂、 斗争异常激烈。 经过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 三者间的关系虽然有所缓和， 但意识形态斗争依然比较尖

锐。 虽然如此， 这种有所缓和的时代背景， 为解决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

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时代契机和外部环境。 实际上，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

和世界文化史的宏观视野看， 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思主义并非截然对

立、 不相往来、 互相隔绝的独立个体。 中华传统文化对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 法国

大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来源之一， 而空想社会主义是启蒙

运动理性主义的新发展，③ 例如， “中国的造纸术、 火药、 印刷术、 指南针四大发

明带动了世界变革， 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④ 五四运动以后，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同时也是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 方法批判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进程。 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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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１７２ 页。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第 ２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７ 页。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第 ２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１２４ 页。
习近平：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求是》 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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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西方优秀文化分别在历史上为中西方社会提供了文化支

撑、 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 “迄今为止，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 为生民立命有两

个最为经典的体系： 一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忠孝仁义礼智信廉耻等核心价值观和价

值体系， 一个是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 平等、 民主、 博爱、 人权、 法治

等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① 这样两个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核心价值观和价值体系，
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予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也就是说，
中华文化的新形态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融合中华传统文化、 西方文化的优秀

方面， 不仅如此， 世界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都要成为未来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 从而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承担起向世界提供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和文化

使命。
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互鉴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经验。 唐宋佛教中

国化、 明清天主教中国化， 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处理意识形态冲突的历史经验，
而且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涌现新的文化形态。 中华传统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是

一个与时俱进、 开放包容的体系， 同时， 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的进程中， 一

直保持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天人合一理论，② “中华

文明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所具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③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在

几千年的时间里保持主体性， 是因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科学———天文学和历法一直走

在世界前列。 因此， 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东传中国后均被不同程度地纳入天

人合一理论体系。 文艺复兴运动兴起后， 近代欧洲在天文学方面开始超越中国， 哥

白尼、 布鲁诺、 开普勒、 伽利略等欧洲天文学家相继开辟天文学新境界， 引领数

学、 力学、 物理学等近代科学全面进步， 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业社会的建

立， 天人合一理论在另一条道路上取得长足发展， “在欧洲， 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
为天人合一在科学时代的螺旋式上升， 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基础， 而天人

合一在科学时代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的螺旋式上升， 是由马克思最终完成的……马

克思通过 ‘革命的实践’， 实现了科学时代天人合一的螺旋式上升： ‘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

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 ２０ 世纪以来， 宇宙大爆炸理论、 黑洞

理论、 平行宇宙理论、 暗物质理论、 暗能量理论、 相对论、 量子力学、 混沌理论、
分形几何学等科学取得一轮又一轮革命性突破， 深空探索成为综合国力的象征， 行

星科学成为战略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星联网进入实用阶段， 地月空间经济区提

上日程， 太阳和月亮的光明已无法继续成为太空时代人类走向宇宙深处的追求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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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 《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 《人文天下》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隋云鹏： 《从 “观乎天文” 到 “观乎人文”》， 《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冯时： 《探寻中华文明核心内涵》，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隋云鹏： 《天下归仁与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 《人文天下》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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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① 中华文化必须承担起新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推动中西方天人合一理论融

合发展、 综合创新， 尤为重要的是推动心性之学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培育内

心光明的个体生命， 为人类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确立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 每一历史时代的主要文化形态扎根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基础， 受制

于每一历史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反映了对每一历史时代自然、 社会和人类思

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 当前，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 发展最迅速的工业国

和工业社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造新的文化

形态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指出：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

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

化进步。”② 根据中华文化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马克思主义文化发

展规律、 文化全球化发展规律， 从现有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 文化艺术、 思想道

德、 意识形态以及第四次世界工业革命发展趋势看， 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 中华文

化新形态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中华文化新形态的核心是科学与人文的关

系。 中华文化新形态在中华文化的序列里可被称为道学， 在这里， “道” 是指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自由学， 自由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成为最高文化信仰， 在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物的关系上也成为最高文化信仰。
道学之名， 出现于 《隋书·经籍志》 《宋史·道学传序》 等典籍， 狭义可指道

家文化， 广义可指道学文化。 南宋时期， 道学又称为理学， 狭义可指儒家的道德学

问。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石， 可指世界的本原、 本体、 规律、 原理、 规范等， 如

“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与天地准， 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

三， 三生万物”、 君子之道等。 因此， 在历史上， “道” 既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又是

道德的重要范畴， 同时， 又具有体用合一的本质、 内涵、 特征和优势。 当前， 在加

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的进程中， 应当把

“道” 放在优先位置予以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近代以来， 无论是哲学还是科

学都是围绕 “规律” 展开的， 恩格斯指出： “正如美国 《科学》 杂志已经公正地指

出的， 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 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

律， 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 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③ 同时， 他突出了 “一
般规律” 的哲学命题， 如 “这一任务， 归根到底， 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

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④ “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

的”。⑤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道” 完全可以涵盖、 指代 “规律”， 并具备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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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 《从 “观乎天文” 到 “观乎人文”》， 《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７， 第 ４４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４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３１３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４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３０１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４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３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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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没有的人文精神。 近代以前， 各个民族、 国家、 地区都受各自独特的自然、 社会

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制约， 从而形成了各自独有的最高文化信仰， 创造了各自独

特的主要文化形态。 近代以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 大工业的建立和世界市场的形

成， 一方面人类对自然、 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革命性、 颠覆性的

进步， 并深刻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 各个民族、 国家、 地区独特

的自然、 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 逐步被世界性的、 全人类的自然、 社会和思维

发展一般规律所支配、 替代。 因此， 中华文化应深入把握世界文化发展大势， 将规

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中华文化新形态实质上是规律之学， 在中华文化的序列里，
可用道学称之。 研究规律的目的是认识规律、 利用规律， 从受制于规律的必然王国

进入驾驭规律的自由王国， 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 自由成为最高文化信仰，
因此， 中华文化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的序列里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自由学。

二　 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明， “考古资

料显示， 中国农业起源的过程经历了数千年之久， 大约起始自距今一万年前， 完成

于距今五千年前后”。① 在中国北方地区， “到距今 ５５００ 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

（庙底沟时期）， 通过采集狩猎获取食物资源的必要性已微不足道， 以种植粟和黍两

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终于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 至此中

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阶段”。② 在中国南方地

区， “至迟在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完成了由采集狩猎向农业社会的转

变”。③ 在农业社会， 最主要的科学是天文学， 这主要是为了制定历法以指导农时。
因此在古代中国， 农业、 天文学、 文化的起源大致是同时进行、 密不可分的， 从而

形成了独特而经典的农业文明。 随着中国正在推进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

工业化， 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已经全面解体和没落， 《共产党宣言》 １８８３ 年德文版序

言指出：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 是该时代政治

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④ 中华文化必须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转

变， 必须承担起为工业社会提供文化支撑、 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的历史使命与文化

使命。
文艺复兴以来， 随着近代欧洲天文学、 数学、 力学、 物理学等科学的革命性飞

跃， 工场手工业、 机器大工业先后兴起。 西方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 建造了前所未

有的工业社会， 全面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交往方式、 思维方式，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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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军： 《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赵志军： 《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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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

造了新的人类文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然而， 这种起源于西方的工业文明是

“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① 虽然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

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还要大”。②

然而，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 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 因而对

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 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③ 不仅如此， “它把

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 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

得的自由。 总而言之， 它用公开的、 无耻的、 直接的、 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

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④ 这种剥削，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 是用最残酷无

情的野蛮手段， 在最下流、 最龌龊、 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⑤

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下， 资产阶级哲学家、 思想家们也观察到了这种社会现象，
提出了人的 “异化” 的哲学命题， 但是， 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人的 “异化” 的根

源， 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不能科学地说明

历史发展动力， 无法与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结合在一起， 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
只能在自己的哲学概念和体系中自我发展，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

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 ‘人’ 的那种理想， 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

‘人’ 的发展过程， 从而把 ‘人’ 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 并把

‘人’ 描述成历史的动力。 这样， 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 ‘人’ 的自我异化过

程， 实质上这是因为， 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

人， 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 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

本末倒置的做法， 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⑥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 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 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 并指明了人类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方向和途

径———共产主义革命： “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 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

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 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

自觉的驾驭， 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 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

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⑧ 从而实现了 “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

的扬弃”。⑨ 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 马克思指出哲学的历史任务是与无产阶级

相结合：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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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５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８２２ 页。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第 ２４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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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１ 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第 ５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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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精神武器”，①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而这个 “唯一实际可能的解

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② 同时， 马克思进一步

强调指出：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 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
就不能成为现实； 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 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③ 在纪念马

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 为人类指明了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 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④

建立在压迫、 剥削和两极分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不仅给个体生命带

来了深重灾难， 也给全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 英、 法、 美、 德、 俄、 日等资本主义

大国， 都毫无例外地走向了在本国工业革命的支撑下对内剥削压迫、 对外侵略扩张

的道路， 为了夺取原料产地、 世界市场， 它们不断发动侵略战争， 并最终演变成两

次世界大战， 给世界带来了浩劫。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历

史大背景下诞生， 并不断发展壮大。 习近平指出：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 归根到

底就是一句话， 为人类求解放。 在马克思之前， 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

治阶级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 以科

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

明了方向。”⑤ 这是中华文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化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文明是没有压迫、
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 人人自由的工业文明， 是赋予人民新的文化生命、 促进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的工业文明。 因此， 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 为社会

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必须深入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物的

关系、 人与科学的关系、 人与工业的关系。 “现代文化的本质是工业社会的文化，
现代文明的本质是工业文明。 为工业社会提供文化支撑、 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是文

化现代化的充要条件与必经阶段。”⑥ 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也是文化现代化的

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工业文明的本质规定。 当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不断开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

关注中国， 对中华民族、 中国革命、 中国社会主义寄予殷切期望， 同时， 他们指

出： “当然， 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 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

样。”⑦ 中国社会主义不仅遵循着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 而且有着不同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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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文化的当代使命

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 这使它面对人类社会发展大势， 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

调整能力， 取得了巨大成功， “实践证明，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结合起来， 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

度， 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 保障我国

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

新选择， 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① 中华文化

是这一特殊发展规律的重要方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植根

于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 吸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

明有益成果， 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② 同时， 中华文化在创造社会主义工业文明

的历史进程中， 也遵循着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

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 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 在人们面前表

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关系的时候， 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

会消失。 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 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
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 它才会把自己神秘的纱幕揭掉。 但是，
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 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

的、 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③ 列宁对中国社会主义的期待则因国际无产阶级

革命斗争的需要显得更为迫切：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 俄国、
印度、 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 最近几年来非常

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 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

会如何， 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 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

绝对有保证的。”④ 他针对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文明， 进一步强调指出： “为了保证我

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 世界上最文明的

国家同东方那样落后的但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 这个

大多数必须能赶得上建立文明”。⑤ 当前， 中国正在进行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工业革命、 工业化已取得重大成就， 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长期稳

定的奇迹， 取得这一奇迹的根本原因是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一制度确保

了社会大转型期、 大转折期、 大发展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新中国 ７０ 多年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

证”。⑥ 社会主义工业文明初步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 不断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

化、 创新性发展， 为人类文明走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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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造新的天人关系， 引领文化全球化

天人关系或与其同等概念的人神关系、 人鬼关系、 死生关系、 心物关系是一切

文化、 思想、 哲学、 宗教的核心， 关乎个体生命和人类社会的文化信仰、 精神指

引、 人文关怀、 心灵温润。 中华传统文化起源于天文观察和处理天人关系的实践，
在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中， 逐步形成了天人合一理论， “在天人合一理论的发展和

指导下， 中国先民创造了上古时期辉煌绚丽的文化、 思想和制度。 浙江余杭良渚遗

址、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已经进入早期

国家阶段， 但都毫无例外地继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的灿烂文化， 成为当时的文化中

心， 并强力辐射周边， 推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发展格局， 成为中华文化、
思想、 制度的共同源头”。① 考古学证据显示， 距今 ５５００ ～ ５３００ 年， “各地区都相继

迎来文明曙光， 且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 存在远距离的信息交流， 形成了一个

最早的中华文化圈”，② 因此， 炎黄作为这一时代的符号， 绝非部落联盟首领， 而

的确为 “帝” ———中央邦国最高领导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认为 “在
有黄帝传说之地” ———距今 ６０００ 年到 ５５００ 年的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铸鼎原遗址

群 “出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大型高等级聚落密集分布的情况， 十分耐人寻味”。③

所以， 《史记·五帝本纪》 有着坚实的考古学基础和历史背景，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
绝非虚妄之作。 天人合一理论在五帝之一的颛顼帝时代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转折， 即

“绝地天通”， 至少从这时起， 神权开始从属于王权， 中华文化开始结束满天星斗的

局面， 出现了较为统一的文化形态， 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为国家的形成尤其是 “最
早中国” 的出现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时期， 这种一体化趋势

更加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根、 主源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④ 这种文化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农业社会生产力的进

步和天文学的发达， 在此基础上， 中国先民开始从受制于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中解

放出来， 人类面对天、 神、 自然界取得了重大胜利， 从而奠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非

宗教化基础、 中国传统社会的世俗化基础。
这一转折是中华文化第一次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不仅对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

传统社会影响深远， 也对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影响深远。 到了距今 ４３００ ～ ３９００ 年，
大约相当于尧舜禹时期的陶寺文化， 天文历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出现了

“世界上能够确认的年代最早的观象台”，⑤ 最早的中国已经形成， 中国先民对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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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 《从 “观乎天文” 到 “观乎人文”》， 《中国文化报》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
王巍： 《新中国 ７０ 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王巍：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 《求是》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王巍： 《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 《求是》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王巍： 《新中国 ７０ 年考古学回顾与思考》，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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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中华传统文化成熟地确立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意义在人世

而不是天国、 在世俗世界而不是宗教世界的立场， 把天、 天国、 宗教世界同一于它

的世俗基础； 标志着中华传统文化此时已经成熟的解决了 ‘上帝死了’ 的哲学命

题， 发展了天人合一的思想。”① 这一文化传统即使在巫觋势力强大的商代也未发

生动摇， 祭祀与占卜只是商王的统治手段之一， 商代依然是世俗化社会而非宗教社

会， “早期史料显示， 巫史构成了上古社会特有的知识集团， 因而拥有与神灵沟通

的神秘权力。 而王作为群巫之长， 具有政教合一的领袖的特殊身份， 这个事实至少

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依然反映得相当清楚。 巫的主要作用在于传达神人的意旨。 而王

既为巫主， 又为人主， 因而作为王臣的巫， 其交通神人的祷祈活动其实也就体现为

上达王意与降传神旨的行为。 如殷人占卜， 其最终审断皆决于王意， 而贞人命龟不

过传达王意而已”。② 由此， 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华文化的早熟： 自孔子始的诸子百

家学说均为理性学说， 中国社会为不依赖上帝而存在的世俗社会。
中华传统文化的早熟或者说理性， 有着坚实的古代科学基础。 现代天文学充分

证明， 中国古代发达的天文学和历法并不是先民们臆造出来的， 而是经过长期观察

计算出来的。 例如， 中国传统社会对木星运行规律十分了解， 发明了大约十二年为

一周期的岁星纪年法： “岁在星纪， 而淫於玄枵。” （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国
语·周语·景王问钟律于伶州鸠》 记载的 “昔武王伐殷， 岁在鹑火， 月在天驷， 日

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 星在天鼋。 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 颛顼之所建也， 帝喾

受之。 ……岁之所在， 则我有周之分野也。” 以及利簋铭文记载的 “武王征商， 唯

甲子朝。 岁鼎， 克昏夙有商。”③ 甚至提供了商周断代的重要天文星象依据。 今天

科学已经证明， 木星确实对地球的气候和生命形式有着规律性的影响， 而且这一规

律是最守时的天文规律之一。④ 不仅是古代的天文历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天人合一理论也被证明存在真正的科学基础和内在联系： 组成生命的各种元素都来

源于宇宙， 几乎所有生命的食物都来源于阳光， 生命的成长受到宇宙法则的限制，
细胞的动力来自远古恒星死亡的能量， “天人合一、 万物同一、 齐物、 道化万物、
众生平等等， 有着坚实的科学基础。 所有生命以及它们与整个自然界之间， 通过细

胞、 能量、 元素进行着转换轮回和重新组合。 生命不仅来源于宇宙， 根本就是宇宙

的一部分”。⑤

由此可见， 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 离开了科学的人文必

将成为无源之水， 离开了人文的科学必将成为脱缰之马。 当前， 中华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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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 《天下归仁与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 《人文天下》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９ 期。
冯时： 《文明以止： 上古的天文、 思想与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第 ４２０ 页。
周晓陆、 刘次沅： 《武王伐纣相关文献再检讨》， 《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
《研究发现木星金星引力影响地球气候》， 《参考消息》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隋云鹏： 《天人之际新阶段———科学视野下的天人合一与文化复兴》， 《人文天下》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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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最大问题， 是依旧在旧学的范畴和范围内研究， 而没有与新科技革命对接。
世界已经进入 ２１ 世纪， 新科技革命风起云涌， 一大批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的科学和技术， 如互联网、 超级计算、 ５Ｇ、 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 区块链等， 得以

大规模研究、 普及和应用， 已经或将极大地影响人类的思维、 心理和精神世界。 中

华文化应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重视科学的优良传统， 对人文与科学的关系深入思

考、 积极回应、 正确解答， 为工业社会提供文化支撑、 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 恩格

斯指出： “在马克思看来，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 革命的力量。 任何

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

克思感到衷心喜悦， 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 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

的发现的时候， 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 例如， 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

的进展情况， 不久以前， 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① 因此， 应切实

加强对文化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 将文化学设立为学科门或者将

文学门更名为文化学门， 也可在文学门下设立文化学一级学科， 作为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 深化对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华文化

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 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规律、 文化全球化发展规

律的研究， 创立文化学尤其是中华文化学、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学、 马克思主义文化

学、 世界文化学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 天人关系即天文与人文的关系， 必须转变为科学与人文的关

系。 当然， 天文也是科学， 而且是最初的科学。 这种转变是万年未有之大转变， 也

是万年未有之大继承。 天文与人文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核心，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

工业文明的核心。 在科学和工业的支撑下， 历史已经推进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时

代， 个体生命、 人类社会已经无法继续躲藏在天、 神、 上帝的羽翼下。 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唯物主义传统，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新形态在引领文

化全球化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当前， 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的文化、 思

想、 哲学、 宗教异彩纷呈、 纷繁复杂， 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应当坚持和而不同、 求同

存异的原则。 然而， 从人类社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看， “在现代生产力充

分发展、 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上帝’ ‘自我意识’ ‘幽灵’ ‘怪影’ ‘怪想’ ‘枷
锁’ ‘最高存在物’ ‘概念’ ‘唯一者’ ‘实体’ ‘人的本质’ ‘高深莫测的创造物’
‘造物主’ ‘绝对观念’ ‘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 都将因失去它们赖以存在的生产关

系、 社会关系、 物质基础而归于消灭”。② 因此， 人只能依靠人本身， 人本身是人

的最高本质， 同时， 由于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汹涌而来， 人的

自由全面发展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更为迫切。 从目前发展趋势看， 人工智

能引领着大数据、 超级计算、 ５Ｇ、 区块链、 虚拟现实、 脑科学等先进科技， 势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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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整个世界， 冲击现有文化传统。 人工智能不断升级的认知、 情感、 伦理、 治理、
交互以及自我意识水平等， 将不断对人类的驾驭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这场智能

革命中， 人与人工智能之间也会出现 “天人关系”， 人类的生产工具将第一次与人

类产生智能交流， 人类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天、 神、 上帝， 人类的面貌将决定着人工

智能的面貌， 从而最终决定着人类社会自己的面貌。
创造新的天人关系， 引领文化全球化， 关键是抢占世界科技发展制高点。 从近

代以来工业革命发展规律看， 一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分工决定着其经济分

工， 进而决定着其文化分工。 每一次重大科学技术进步， 都会推动人类社会主要经

济形态发生颠覆性变革， 从而根本性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交往方式、
思维方式， 进而改变文化的生产方式、 传播方式、 交流方式。 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

文化发展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是由其科技主导地位决定的， 同时， 它们面对以人工智

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丝毫没有松懈。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

《维持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 的第 １３８５９ 号行政命令。 为此， 美国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问题特别委员会、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 国防部创新委

员会纷纷出台相关计划措施， 加强人工智能研究和产业发展。 德国于 ２０１８ 年先后

出台 《高科技战略 ２０２５》 《德国人工智能战略》， ２０１９ 年发布 《联邦政府区块链战

略》 《国家继续教育战略》， 启动 “量子网络” 资助倡议。 可以预见，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科技鸿沟将进一步扩大， 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分工、 经济分工、 文化分

工将进一步两极分化。 因此， 人类亟须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建立更加公平、 公

正、 合理的新型全球科技发展秩序、 经济治理秩序， 进而构建世界文化发展新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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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ｓ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ｇｅ ａ ｎｅｗ ｈｅａｖｅｎ⁃ｍ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ｍｕｓｔ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ｉｆ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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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
学文献

出版社
版权所

有


